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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拯救救生生育育率率
韩韩国国对对高高考考““开开刀刀””

所谓“即兴发言”，其实暗藏玄机，不亚于
一场政治大戏。

事情发生在6月15日，尹锡悦在听取韩
国副总理兼教育部长官李周浩汇报教育改革
工作时，“意外”谈及与汇报内容并无关系的
高考议题。

当天，李周浩在新闻发布会上传达了尹
锡悦的意见：“公共教育课程中不涉及的问
题，应该被排除在高考内容之外，不然将会造
成学生无条件地依赖私立教育。”

言论一出，韩国社会一片哗然。
四个小时后，韩国总统室对此划清界限，

表示“这只是尹锡悦总统要求李周浩减轻课
外辅导所作出的原则性发言，旨在通过公正
高考使公共教育正常化，减少课外教育负
担。”

与此同时，由于韩国6月举行的一场全国
模拟考中，仍出现了所谓的“杀手题”，外界争
议再次发酵。

事件变得更加跌宕起伏。
紧接着，教育部于16日对主管高考的教

育课程评价院院长李圭民下达了“待命”命
令，此时距离李圭民上任仅过去六个月。

6月18日，尹锡悦向李周浩发出了警告，
认为是李周浩随意解释了自己的话语，导致
了这次争议。然而，就在第二天，事情又起了
变化。韩国政府和执政党国民力量党在国会
开会决定，高考将排除“杀手题”，这一决定将
从9月模拟考开始适用。

当天下午，李圭民以“对6月模考负责”为
由，主动辞了职。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国会教育委员会国
民力量籍干事李泰珪当天在记者会上表示，
党政一致认为，“杀手题”是助长课外补习的
根本原因。为确保高考公平公正，高考题目
不会出现公共教育课程以外的内容。

针对这一相对混乱的决策过程，韩国总
统室对此的解释是，从去年开始，尹锡悦就下
达相关指示，只是教育部在此期间并未执行。

然而，韩国诸多政界人士对此并不买账，
认为尹锡悦只是想在涉高考言论引发争议后
推卸责任。在反对党看来，不具备教育专业
知识的总统，干预高考内容是“不合适的”，这
一毫无征兆的举措，只会让考生和家长陷入
恐慌状态。

根据《韩国先驱报》报道，一位公立高中
生说，“即使我们上的是公立学校，但现在学
习的内容也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课外补习，我
对如何准备可能决定我人生命运的考试感到
困惑。”

一位高中四年级学生的母亲则表示，在
这个时间点，降低高考的难度，只会刺激更多
的私立教育支出。

与此同时，社交网络上，层出不穷的帖
子，也宣泄着韩国学生对这一举措的不满。
毕竟，在这场前期投入巨大的备考战役中，任
何的变动，都可能改变这些年轻人的人生
走向。

治标不治本

尹锡悦此举，被乐观者视为韩国高
考的改革新方向，有声音表示，这可能
是韩国解决人口危机的一种尝试。

但这有效吗？目前来看，尹锡悦政
府并未拿出一个有实质意义的解决方
案。韩国教育专家批评道，调整高考难
度的举措，只是最表面的应对方式。

在教育改革中，尹锡悦从未主张将
降低私立教育开支。无论是其竞选期
间的教育承诺，还是其他工作报告，都
找不到任何关于给私立教育降温的
内容。

有韩国《中央日报》专栏作者对此
表示，韩国目前最紧迫的问题，是使公
立教育正常化，因为现在的公立教育已
沦为私立教育的补充。劳动力市场的
二元结构问题、学历至上的社会文化，
也需要改变。

在韩国，财阀企业或公务员、国企
以及事业单位工作，主导了第一劳动力
市场，中小企业或劳务派遣、打零工等
非正规雇佣工作，构成了第二劳动力市
场，两者之间的流动性极其有限，在工
资待遇与发展前景上存在巨大差距。

正因如此，韩国家庭热衷于投资高
等教育，这也造成了受过高等教育的劳
动力供过于求。而财阀企业提供的“金
饭碗”，着实有限——— 即便韩国前十大
财阀企业的收入占了国内生产总值的
近60%。

根 据 经 济 合 作 与 发 展 组 织
（OECD）2022年出具的报告，即使韩国
小企业存在严重的用工短缺问题，但劳
动力市场二元结构，迫使年轻人在大企
业或是公共部门的赛道上疯狂内卷，这
也导致韩国年轻人的就业率，远低于经
合组织的平均水平。

与此同时，受经济下行影响，拥有
非正式工作的年轻人受到冲击。据韩
国数字媒体Seoulz报道，在疫情期间，
18-24岁的韩国人成为失业率最高的
群体。

有韩国网友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
“年轻人真正需要的，是无论你的教育
背景如何，你都可以在安全的地方工
作，获得足够的工资，并得到基本权利
的保障。”

现实是，多数年轻人对生活并不抱
有期待。教育内卷背后，是就业市场的
惨淡、对未来的焦虑，迫使年轻人不得
不谨慎审视自身的存在。

生孩子？反而是最次等的需求。
生育，是一个自我镜像的过程，当

下的生存境况，也映照着孩子的未来。
据美国媒体报道，韩国儿童保育政

策专家李贞元表示，“人们如今不仅仅
关心养育孩子的成本。”“要想有意愿生
育，人们需要相信，当孩子长大了，他们
也能幸福地生活。”

如果人们认为自己的孩子不可能
过上比他们更好的生活，他们又何苦再
生孩子。 据《南风窗》

在在距距离离韩韩国国大大学学修修学学能能
力力考考试试（（即即韩韩国国高高考考））仅仅剩剩115500
多多天天时时，，韩韩国国总总统统尹尹锡锡悦悦做做了了
一一次次““即即兴兴””发发言言，，引引发发了了一一场场
关关于于高高考考的的风风暴暴————高高考考内内
容容出出现现重重大大调调整整，，曾曾让让韩韩国国高高
中中生生闻闻风风丧丧胆胆的的““杀杀手手题题””将将
成成为为历历史史。。

所所谓谓““杀杀手手题题””，，指指的的是是出出
现现在在韩韩国国高高考考卷卷面面上上，，却却超超过过
公公立立教教育育体体系系范范畴畴的的题题目目。。
在在尹尹锡锡悦悦看看来来，，这这是是造造成成学学生生
过过度度依依赖赖私私立立教教育育的的主主要要
原原因因。。

简简言言之之，，就就是是高高考考题题太太难难
了了，，不不得得不不依依靠靠补补习习班班来来

““卷卷””。。
即即便便受受新新冠冠疫疫情情影影响响，，韩韩

国国经经济济下下行行压压力力加加大大，，韩韩国国课课
外外补补习习产产业业依依旧旧热热度度不不减减。。
根根据据韩韩国国教教育育部部和和统统计计厅厅的的
数数据据，，22002222年年韩韩国国学学生生课课外外补补
习习率率高高达达7788..33%%，，韩韩国国家家庭庭在在
补补习习班班上上的的花花费费接接近近2266万万亿亿
韩韩元元（（近近220000亿亿美美元元））————这这几几
乎乎相相当当于于海海地地（（221100亿亿美美元元））和和
冰冰岛岛（（225500亿亿美美元元））等等国国家家的的
GGDDPP。。

这这一一畸畸形形的的私私立立教教育育产产
业业链链，，也也被被普普遍遍视视为为导导致致年年轻轻
人人心心理理健健康康恶恶化化，，以以及及生生育育率率
不不断断下下降降的的重重要要原原因因。。

韩韩国国自自杀杀率率多多年年居居经经合合
组组织织国国家家之之首首，，青青少少年年抑抑郁郁问问
题题呈呈现现越越发发严严重重的的态态势势。。与与
此此同同时时，，韩韩国国总总和和生生育育率率已已连连
续续两两年年在在119988个个国国家家中中位位列列倒倒
数数第第一一。。就就业业形形势势惨惨淡淡、、育育儿儿
成成本本过过高高、、社社会会流流动动性性低低，，以以
及及性性别别不不平平等等问问题题，，已已成成为为年年
轻轻人人不不愿愿生生育育的的主主要要原原因因。。

尹尹锡锡悦悦并并非非第第一一个个在在教教
育育公公平平问问题题上上拿拿私私立立教教育育开开
刀刀的的总总统统，，然然而而，，如如果果尹尹锡锡悦悦
真真如如自自己己所所表表现现的的那那样样关关注注
教教育育问问题题，，那那他他应应该该明明白白，，只只
取取消消““杀杀手手题题””，，并并不不能能真真正正抑抑
制制私私立立教教育育产产业业的的发发展展，，并并为为
学学生生减减压压。。

有有专专家家指指出出，，由由于于教教育育极极
度度““内内卷卷””，，普普通通人人对对未未来来不不抱抱
有有期期待待，，政政府府真真正正需需要要做做的的，，
是是培培育育有有竞竞争争力力的的公公共共教教育育
体体系系，，并并解解决决高高校校金金字字塔塔结结构构
与与劳劳动动力力市市场场二二元元结结构构的的
问问题题。。

作作为为一一个个极极端端但但又又典典型型
的的样样本本，，韩韩国国何何以以走走到到了了今今
天天？？其其教教育育与与生生育育陷陷阱阱，，值值得得
所所有有国国家家警警惕惕。。

韩国高度内卷的教育模式，是个老生常
谈的话题。只是如今，更加危险的情况正在
发生。

在韩国，围绕教育开展的这场长达十余
年的“军备竞赛”，让学生和家长身心俱疲。
在韩国中学生之间，甚至流行着“四当五落”
的说法，即每天只睡四个小时就能考取理想
院校，而睡五个小时则很可能会落榜。

根据《朝鲜日报》发布的统计数据，2021
年，韩国高中毕业生的大学升学率为73.7%。
在经合组织国家之中，这一比例远高于美国
（51%）、英国（57%）等其他一些发达国家。
然而，其中只有2%的学生进入了名牌大学，
并且几乎都来自私立学校。

韩国最著名的三所大学“SKY”（被称为
“天空之城”）——— 首尔大学（S），高丽大学
（K），延世大学（Y），是大企业招聘的“后花
园”，因此也被普通人视为能改变命运的跳
板。由于无力负担私立学校费用，更多的家
庭选择投身于课外补习班。

据韩国《中央日报》报道，对于很多低收
入家庭，花在初中以及高中课外补习费用，
已相当于饮食费用和物业费用的总和。

即便当前韩国经济形势低迷，普通家庭
被迫缩减生活支出，有关调查显示，多数受
访者的教育支出，依然纹丝不动。

针对这一现象，有韩国大学教授在接受
采访时表示，韩国国内存在一种看法，即除
了一些令人羡慕的职业群体之外，其他人都
是“失败者”。在这种背景下，考上一个好学
校，争取一份好工作，成为衡量普通人存在

意义的唯一标准。
在畸形的教育竞争与唯分数论成败的

社会压力下，很多韩国青少年饱受心理问题
困扰，2019年发布在SCI期刊《亚洲精神病学
杂志》的研究显示，自杀已成为韩国青少年
死亡的主要原因。其中，学业压力是导致这
一现象的主要因素，它与抑郁症高度相关。

新冠疫情，更是加剧了这一点。
与此同时，韩国年轻人的生育意愿，还

在不断下降。
去年，韩国的出生率创下历史新低，总

和生育率仅0.78。这是韩国自1970年有统
计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远远达不到为确保
韩国人口稳定所需的2.1。

韩国消亡论，早已不再是危言耸听。早
在十多年前，人口学家大卫·科尔曼发出预
警，韩国将是地球上首个因生育更替而消亡
的国家。

相关研究表明，育儿成本的上升，可能
是韩国生育率下降的核心原因。根据韩国
卫生和社会事务研究所（KIHASA）2020年
进行的一项调查，在2000名受访的韩国成年
人中，已婚和未婚的，都将选择“经济不稳
定”和“育儿成本高”，作为不生孩子的首要
原因。

据《南华早报》报道，韩国是世界上抚养
一个孩子到18岁成本最高的国家，是人均国
内生产总值的7.79倍。

第二高的是中国，其成本是人均GDP的
6.9倍。

教育与生育

即兴发言？

当地时间2022年11月17日，韩国首尔，学生们在高考开始前等待。


